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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反华当饭吃 郑国恩之流难逃正义的清算

龙 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
晚，在靠近海边的一间木
屋，一位产妇在接生婆的
帮助下产下了一位男孩。
孩子出生后，可怜的产妇
耗尽力气，奄奄一息，都还
没来得及看刚出世的婴孩
一眼，就因难产流血过多
离世了！婴儿呱呱落地的
哭声，女儿喊妈妈醒来的
呼 叫 声 及 丈 夫 的 默 默 流
泪，已永远唤不醒那以命
换命的母亲了。

刚 出 世 的 婴 儿 ，头 发
浓黑、眉目清秀，是个俊美
的小子。他出世的那年刚
好是龙年，所以爸爸给他
取了个名叫龙儿。比龙儿
大两岁的姐姐叫香儿，是
个乖巧的小女孩。没有了
妈妈的香儿、龙儿在爸爸
又当爹又当妈的抚养下渐
渐长大了。

龙儿的爸爸靠打鱼为
生，每天早出晚归，天没亮
他就出海打鱼，傍晚回来，
有时是满载而归，装满了
一船大大小小的鱼回来；
但倒霉的时候，打到的鱼
只装了船的一个角落。而
渔夫的日子并不好过：鱼
打得多卖不出好价钱，鱼
有价时又捕不到鱼。幸好

两个孩子都听话，餐餐吃
鱼拌白饭，他俩也吃得津
津有味。他们还能帮爸爸
晒渔网，把卖不掉的鱼用
盐腌起来，晒干，做成咸鱼
带到菜市场卖。姐弟俩每
天还来回走路到离渔村三
公里外的一间国立学校念
书。懂事读书用功的姐弟
俩每学期都名列前茅，拿
第一名。这是让龙爸爸最
感欣慰的一件事，他不想
孩子像他那样在海上漂泊
捕鱼，过着穷困、没盼头的
生活。他希望两个孩子读
书毕业后能走出渔村，到
社会上干大事业，做有用
的人。

可是，天有不测风雨，
人有旦夕祸福！无情的灾
难又降临在两个孩子的身
上。有天，龙爸爸凌晨出
去捕鱼后，一直到了太阳
落山都还没回来。龙儿和
香儿在家等得心慌，只好
跑 到 海 边 去 等 爸 爸 的 归
来。太阳下山了，天黑了，
星星月亮也出来了，姐弟
俩 向 大 海 一 声 一 声 呼 叫
着：“爸爸您在哪儿呢？爸
爸 怎 么 还 不 回 来 呀 ？ 爸
爸！您回来吧！香儿、龙
儿要爸爸回来！”可是回答
的 是 那 汹 涌 澎 湃 的 海 浪
声。在那伸手不见五指，
一望无边的大海上，龙爸

爸的渔船始终没出现。没
办法，姐弟俩只好回家去
告诉邻居的伯伯叔叔们，
要他们帮忙找出去捕鱼没
回家的爸爸。邻居们知道
龙爸爸没回来的消息，大
家都吓了一跳！因为这么
晚龙爸爸没回来，恐怕是
凶 多 吉 少 ，在 海 上 遇 难
了！天色这么黑，海浪又
这么高，也不可能出海去
找龙爸爸，邻居们只好安
慰姐弟俩，叫他们先回家
吃饭睡觉，明天他们一定
会出海把爸爸找回来。第
二天，天刚亮，几个渔夫结
伴去寻找龙爸爸。他们也
约好了，就算没找到还活
着的龙爸爸，也要找到他
的尸体，总之活要见人，死
要见尸。到了海上，邻居
们分头去找，可是无情的
大海，带给邻居的只是焦
急 、失 望 …… 在 海 上 他 们
找不到龙爸爸的人，也没
见到浮在水面上的尸体。
邻居空手而归，把这个不
好消息告诉了香儿龙儿姐
弟俩。听到爸爸已葬身大
海，不可能回来了，两姐弟

顿足大哭，邻居也个个垂泪。
那年香儿14岁，龙儿12岁。

龙 爸 爸 逝 世 后 ，好 心
的邻居照顾香儿姐弟俩，
每 天 让 他 们 轮 流 到 邻 居
的家吃饭。两个月后，有
一 个 经 常 到 渔 村 买 鱼 的
餐 馆 老 板 知 道 了 他 们 姐
弟俩的不幸消息，起了恻
隐之心，就把两个孩子领
回 家 中 。 善 心 的 餐 馆 老
板把两姐弟接回家后，还
让 他 们 继 续 读 书 。 放 学
后 ，龙 儿 在 餐 馆 帮 忙 洗
盘 ，切 菜 ，做 些 杂 工 ；而
香 儿 在 老 板 的 家 帮 忙 老
板 的 女 佣 做 些 轻 松 的 家
务。在老板的家，姐弟俩
安 分 守 己 ，勤 劳 工 作 ，勤
奋 念 书 。 以 报 答 老 板 对
他们的再造之恩！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十 年 过 去 了 。 香 儿 和 龙
儿高中毕业后，没有升大
学 。 香 儿 嫁 给 了 餐 馆 老
板一位朋友的孩子，过着
甜美、富裕的幸福生活。
而 龙 儿 在 老 板 的 分 店 做
了经理，帮忙老板打理生
意。以后龙儿娶妻生子，

有 了 两 个 男 孩 。 孩 子 结
婚后，龙儿又有了几个孙
子 。 这 时 人 们 已 不 叫 他
龙儿，叫他龙伯了。花甲
之年的龙伯，辞去了餐馆
的 工 作 ，在 家 里 和 老 伴 、
儿 孙 ，颐 养 天 年 ，过 着 退
休养老的生活，享天伦之
乐 ！ 老 年 的 龙 伯 是 个 善
良 、喜 欢 帮 助 人 、喜 欢 募
捐做善事、喜欢交朋友的
好人。龙伯本家姓黄，真
巧，龙伯也有两个姓黄的
好 朋 友 ，，一 个 叫 黄 飞 ，
一 个 叫 黄 来 。 这 三 个 顺
口 溜 的 名 字 让 朋 友 叫 得
好 开 心 ，只 要 一 见 到 他
们，大家就会异口同声地
和 他 们 打 招 呼 ：“ 龙 飞
来 ！ 龙 飞 来 ！”真 好 笑 。
龙 飞 来 三 个 好 朋 友 常 常
在 一 起 谈 天 、喝 咖 啡 、打
太 极 拳 、下 象 棋 …… . 龙
伯 还 把 两 个 好 朋 友 带 去
当 年 他 和 香 儿 住 过 的 渔
村，去时总带着大包小包
的 礼 物 送 给 那 儿 的 人 。
龙 伯 忘 不 了 这 个 让 他 和
香 儿 生 活 了 十 多 年 的 渔
村，忘不了当年渔村的伯
伯 、叔 叔 们 帮 他 们 的 恩
情 。 虽 然 当 年 的 伯 伯 叔
叔现在都走了，但龙伯会
把 当 年 邻 居 帮 忙 他 和 香
儿 的 故 事 讲 给 邻 居 的 后
代听。

72 岁 的 龙 伯 卧 病 在
床，肚子疼，不想吃东西，
还时时呕吐。孩子们很着
急，带龙伯给医生检查，但
医了几个月也不见好。龙
伯深知自己已不行，可能
是不久人世了。所以他吩
咐孩子在离开城市偏远的
地方买一块大地皮来做家
族坟场，他逝世后就将他
埋葬在那儿，以后他的两
个好朋友黄飞和黄来死后
也让他们的家人把他们的
遗体埋在这坟场里。当黄
飞和黄来来探望龙伯时，
龙伯把这事告诉了他们，
要他们告诉家人，以后照
办。看着病重在床上的龙
伯，黄飞和黄来已呜咽地
说不出话来，连连点头答
应。看了龙伯，黄飞黄来
回家的第二天，龙伯逝世
了，永远离开了家人，离开
了好朋友，长眠于地。后来
黄飞和黄来也先后逝世了，
他们的家人都遵照了龙伯
的遗言，把黄飞黄来的遗体
埋在龙伯已买下的坟场里，
就离龙伯的坟墓不远处。
以 后 ，每 年 的 清 明 节 ，黄
龙、黄飞、黄来的家人都会
带 上 三 份 祭 品 去 祭 拜 他
们。“龙飞来”生前为友，死
后为邻的三位好朋友，他们
至死不渝的友情，为后人留
下永久的佳话。

我是一个利比里亚的
孩子，在战乱中出世，在恐
惧、哀伤和饥饿中长大，和
所有战乱中的人们一样，
我非常憎恨也非常恐惧带
枪的军人，因为我认定他
们是战争的始作俑者，战
争摧毁了我们的家园，夺
走了我们的亲人。

战争一直延续到我十
二岁那年才平息，可是我
的父母和兄弟早已在战乱
中失散，只有爷爷奶奶和
我相依为命。面对满目苍
夷的家园，望着伤残饥饿
的人们，我好想念我的父
母，我决意去找寻我的亲人。

像其他寻亲的孤儿一
样 我 们 必 须 躲 避 那 些 残
余军人荷枪实弹的盲目袭
击，必须忍受饥饿难耐的

无情煎熬，在茫然中抱着
一丝希望地寻找。不幸在
寻找的途中我踩到了地雷
区，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
声我被震出了好远，激烈
疼痛使我昏死过去。

我 在 一 阵 剧 痛 中 苏
醒，迷糊中隐约看到两个
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在为我
包扎，我惊惧地拼命想挣
脱，可是被紧紧按住了，我
颤栗地喊着“别杀我！别
杀我！”突然听到奶奶的声
音 在 耳 边 响 ：“ 孩 子 ，别
动，他们在救你！”一听奶
奶 的 声 音 我 颤 栗 着 大 声
喊 ：“ 他 们 是 军 人 ！”又 昏
死过去。

再次醒来时我眼前又
晃 动 着 那 两 个 军 人 的 身
影 我 恐 怖 地 嘶 喊 着 ：“ 奶
奶快跑，快跑呀！”奶奶在
我耳边细声道：“孩子，别
怕 ，他 们 是 好 人 ，是 好

人！”
奶奶怎么啦？怎会是

好人？肯定是吓懵了！“爷
爷 ，爷 爷 ，你 们 快 跑 ！”我
声嘶力竭地喊。爷爷轻拍
着我的脑门说：“孩子，你
醒醒，醒醒，他们是天兵神
将啊！”

糟 糕 ！ 我 越 发 焦 虑 ，
连爷爷也吓糊涂了吧？他
们是恶魔，恶魔！怎会是
天兵神将啊？我越焦急越
浑身乏力，抓住爷爷的手
又沉沉地睡去。

当远处传来的轰隆声
再次把我惊醒时，爷爷说
这 已 经 是 我 昏 睡 的 第 五
天。他说：“要不是那两名
军人发现受伤昏迷的你抱
回来急救，你肯定是没命

了。这五天里他们还隔天
就来替你洗伤口换药呢！
孩子，他们真是天兵神将
啊！”

我愈发搞不清是爷爷
糊涂还是我昏昏沉沉患迷
糊 ？ 此 时 外 面 又 传 来 轰
隆隆一声响。我一骨碌爬
起来，竟忘了伤痛抓住爷
爷的双肩“爷爷，他们又用
炮弹轰炸了！”我的身体在
颤栗。

爷爷将我的身体按回
木 榻 上“ 傻 孩 子 ，那 是 他
们 部 队 在 铲 除 废 墟 疏 通
道 路 。”爷 爷 接 着 说 ：“ 他
们 的 营 地 就 驻 扎 在 小 镇
的东边，他们救治伤残的
平 民 ，修 复 坍 塌 的 民 宅 ，
还 准 备 为 你 们 修 建 校 舍

呢 。 他 们 真 是 天 兵 神 将
啊！”

在 炉 灶 边 劈 材 的 奶
奶 也 跟 着 搭 话 ：“ 依 我 看
呀 ，他 们 是 救 世 主 降 世 ，
昨 天 下 午 他 们 部 队 在 施
工回来的路上，发现躺在
废 墟 边 的 阿 提 法 和 娜 塔
莉 这 对 小 兄 妹 已 经 饿 得
快不行了，一个当官的立
即 吩 咐 士 兵 们 拿 出 晚 餐
用 的 麦 饼 凑 足 一 布 袋 交
给 这 对 小 兄 妹 。 今 天 一
大 早 阿 提 法 的 父 亲 扛 着
锄 头 跑 到 施 工 地 点 向 他
们 跪 下 道 谢 并 执 意 要 求
参与劳动。”

爷爷听完沉思了一会
后拍拍大腿道：“对呀！我
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呢，
我去发动镇上的所有男人
加入他们的劳动队伍！用
行 动 去 感 谢 这 些 天 兵 神
将。”说完就大踏步地朝屋

外走去。
奶 奶 也 不 甘 示 弱 ，

招呼几个妇女吩咐她们到
山洼地里砍下几串香蕉扛
到工地上去。

看着爷爷奶奶不同寻
常的变化，我再也按捺不
住了，没等胸前的伤口完
全愈合，没等伤腿的夹板
解除，我就偷偷地溜出去
了。朝着小镇东边一拐一
拐地走去，远远已看见那
座爷爷说的军营，我赶紧
躲进一堵断垣残壁，从缝
隙中窥视，军营前面有几
个威武的军人站哨，蓝色
的头盔，蓝色的迷彩军服，
胸前佩着一把枪。这就是
爷爷说的天兵神将？他们
并没有三头六臂呀！他们
到 底 是 谁 ？ 我 正 苦 苦 思
索，忽然瞥见军营门前高
高的旗杆上一面五星红旗
在迎风飘扬。

天兵神将■ 万隆：侯斐珍

“维吾尔族有句谚语：
‘向上抛石头，留心自己的
头’。郑国恩这个骗子，不
要再当睁眼瞎，小心石头
会砸中你的脑袋。”在新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18 日 举 办
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来
自 新 疆 喀 什 的 古 丽 波 斯
坦·如孜愤怒地说。

郑国恩是谁？这个 47
岁德国人被西方一些势力
追捧为新疆“研究权威”，
实则是大量涉疆谎言的始
作俑者。近年来，他频频
以所谓“学者”面目活跃于
国际场合，但其老底早就
被揭穿，西方媒体对此报

道很多。郑国恩作为美国
极右翼组织“共产主义受
害者纪念基金会”成员，是
不折不扣的反华研究机构
骨干。换言之，反华就是
他的饭碗。

据 统 计 ，自 2018 年 以
来，郑国恩先后炮制了十
多篇抹黑涉疆的文章和报
告。从所谓的“强迫劳动”
到“强制绝育”，从所谓的

“ 文 化 灭 绝 ”到“ 种 族 灭
绝”，这些耸人听闻的词汇
都是他炮制出来的。西方
反华势力对此大加追捧，
一些无良媒体和西方政客
故意传播煽动。不少对新
疆不了解的西方民众，就
这样被蒙蔽了。

颇 为 讽 刺 的 是 ，这 个

所谓的新疆问题“专家”，
竟然一次都没到过中国。
对郑国恩名下的报告稍加
分析，就会发现，里面充斥
着篡改捏造、断章取义、前
后矛盾之处。这哪里是什
么学术研究，分明是披着
学 术 外 衣 的 政 治 工 具 罢
了。

比 如 ，郑 国 恩 在 一 份
报 告 中 称“ 有 90 万 至 180
万 人 在 新 疆 被 系 统 拘
留”。但据美国独立新闻
调 查 网 站“ 灰 色 地 带 ”调
查，这一数据是仅凭某反
华组织对 8 人的采访和粗
略 估 算 而 得 出 的 荒 谬 结
论。郑国恩根本不管采访
的真实性，蓄意使用，用心
不言而喻。类似伎俩，在

他的其他“报告”中也屡屡
出现。

就是这类稍作了解就
能戳穿的谎言，却成了西
方一些人眼中的“香饽饽”，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玩味。

长 期 以 来 ，西 方 存 在
这样一种怪现象：反华言
论无论多么离谱、多么背
离事实，总能迎合一些势
力的需要。作为西方反华
机构豢养的“学术打手”，
郑国恩就是瞅准了这个空
子炮制涉疆谎言，为自己
博关注，向主子们邀功请
赏。而那些天天拿着放大
镜给中国挑刺儿的西方媒
体，巴不得有这样的跳梁
小丑喂料，什么客观真实
的新闻准则，什么专业主

义的职业操守，统统被丢
到脑后。那些对中国充满
敌意和意识形态偏见的西
方政客，也如获至宝，以此
为所谓证据恫言对中国实
施“制裁”，好一套强盗逻
辑！

谎言不可能走远。从
法国知名作家马克西姆·
维瓦斯著书揭露那些从未
去 过 新 疆 的 人 制 造 假 新
闻，到美国独立新闻网站

“灰色地带”多次刊文披露
涉疆调查结果，再到多国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6
届会议上力挺中国治疆政
策，一个真实的新疆正展
现在世界面前。郑国恩的
反华操作遭到国际社会的
唾弃。

与 此 同 时 ，越 来 越 多
的 新 疆 当 地 人 士 站 了 出
来 。 在 18 日 举 行 的 新 闻
发布会上，来自新疆的官
员、宗教界人士和普通民
众 纷 纷 以 事 实 和 亲 身 经
历，戳穿了郑国恩编织的
种种谎言。比如，一位名
叫米吉提·依米提的新疆
棉农愤慨地说，“我们种自
己的地，收自己的棉花，挣
自己的钱，怎么叫强迫劳
动呢？”

据 报 道 ，针 对 郑 国 恩
之流的造谣中伤，新疆部
分企业和民众已经拿起法
律武器，坚决捍卫自身名
誉和权益。郑国恩及其背
后的反华势力，必将遭到
正义的审判和清算。

（小说）

（小说）

我的童年，
唱着轻轻的歌，
踏着田间的土埂，
贪嚼着青青的稻壳。
啊——忘不了哦
村边，那条弯弯的小河。

我的童年，
唱着轻轻的歌，
吹着脆嫩的树叶，
摘下玲珑的鸟窝。
啊——忘不了哦
那杏儿酸酸的快乐。

我的童年，
唱着轻轻的歌，

梦中呓语的双唇，
还沾着黄黄的草稞。
啊——忘不了哦
村头，无数只萤火虫
又在调皮地闪烁。

我的童年，
唱着轻轻的歌，
脸，贴在湿湿的泥土，
感受着日照后的余热。

啊——遥远的童年，
令人神往的生活。

去吧，我的孩子

到田野上去玩吧，
我的孩子，
撒开你的童心，
在蓝天上
踩下你的脚印。

到树林中去玩吧，
我的孩子，
带去你的笑声，
在山谷间
留下你的回音。

到大海里去玩吧，
我的孩子，
抛洒你的深情，
在波涛中
写下你的幻梦。

去吧，我的孩子，
春天来了，
快去捕捉那青春的倩影。

童 年 （外一首）

少君


